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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肚子裡的小生命

分手後，姨媽遲遲不來，我望著驗孕棒上的兩條槓。走投無路之際，找上孩子他爹。一個月不見的男
人帶著藍色口罩，白大褂的袖口微微捲起，眼神冷漠，一雙細長的眸子透過鏡片目光露在我的身上：
「要復合？」我努力壓制著內心的小火苗：「我大姨媽一直沒來。」陳州一副將我已看穿的樣子，頭
也沒抬，語氣疏離淡漠：「少熬夜，少吃冰。」緊接著又提醒了一句：「月經不調去掛婦科的號。」
他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與我保持著距離。也對，當初死纏爛打追他的是我，提上褲子就踹了他也是
我。他看我不爽，也正常。「我懷孕了！」我一拍桌子。陳州眸色微動，微微一楞，目光看向我的小
腹：「車里那次？」他扶了枎眼鏡，無奈嘆了口氣：「跟你說了不安全，你偏不聽」想起那天自己在
車里那場狂野，我不由得耳根一熱。分手那天，我想著淡了這麼久還沒睡到陳州這種極品，亏得慌。
于是，不顾他当天连做三场手术的疲惫，我直接给他绑到了车后座。我跨坐在他身上，就开始脱衣服
。向来正经的陳医生哪见过这场面：「秋雨，车里没有那个，
不安全......」「秋雨，会被人看到........」「秋雨，你冷静点......」我接将脱掉的小吊帯塞到了他嘴里：
「閉嘴，煩死了・」一番所欲后，我提上子就給他踹下了车。我将一身凌乱、衣衫不整的陳州扔在了
大街上，自己扬长而去。踩油门时，腿都软得使不上劲，至于他，更好不到哪去。第二天他找到我时
，我正在酒吧给我弟接风，我直接甩了他一句：「陳州，分手吧，你太寡淡，我喜欢野的。」本来这
场分手自己做得够漂亮，姿态够高。如今就是后悔，后悔那天没有做全准备工作。「你给我找个靠谱
医生，做流产。」我烦躁地呼出一口气，不想与他多废话。「秋雨，你不要冲动。」「我没有冲动，
分手了难道还要我生下你的孩子？」「秋秋，别闹了好不好？］「谁跟你闹了陳州？你不管可以，我
自己去别的医院做！」总之，我很狂躁，陳州很无奈。最后，他耐下性子，开始哄我：「我们先去找
医生检查一下好不好？」「好.」毕竟流产这种事，我也不懂，心里更是怕得很。陳州替我去开了检
查的单子，我神情有些恍惚。直到彩超探头抵在肚皮上时，不知为何心里一阵酸涩：［陳州，你这个
混蛋，我恨死你了。」一想到有个生命要从自己身体流出，未知的恐惧伴着心酸溢满心间，眼泪再也
忍不住：「人流疼不疼啊？是要手术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呜呜….］陳州眼圈亦微微泛红，他紧紧
拉着我的手：「秋雨，我們留」



02突如其來的轉變

陳州眼圈亦微微泛红，他紧紧拉着我的手：「秋雨，我们留...」他话还没说完，彩超医生先打断了他
：「陳医生，你女朋友没怀孕啊。］她指了指超声的屏幕：「你自己看，子宮没有回声。」说着，又
瞧了一眼验血的报告，更加确定了：「这HCG也很低，肯定没有怀孕的。」陳州起身望着屏幕，不
知是失望还是松了口气：「秋雨，确实没有怀孕。」这下轮到我傻眼了，哭早了？我明明测的是两条
杠啊，这玩意也能诈胡？「我………我自己测的就是怀孕了啊….｣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安慰道：「没
事。」什么叫没事？「你不会觉得我是故意的吧？」故意来接近他，故意来求复合。「没有。」他无
奈笑了笑，又补了句，「故意的也可以。」什么叫故意的也可以？是，当初确实是我死缠烂打追的他
。那时，我阑尾炎急诊，陳州给我做的手术。只一眼，我这个颜狗便沦陷在了他那张清冷绝世的脸上
。白大褂，金丝眼镜，宽肩长腿，将禁欲气息拉到了满格。我又是个手控，尤其他低头在键盘上认真
写病例时，那双纤长骨节分明的手，每动一下都像在我的心尖上打鼓。这个男人，简直是在我的审美
上蹦迪。从此，我每天故意腰疼肚子疼心口疼，早中午各种问候追求。可他就像一朵不可亵玩的高岭
之花，每次都冷冷甩我一句：「我们不合适。」可奈何我是真馋陳州啊，傲娇难泡，谁让我稀罕呢？
送餐送爱心他不收，我便开始送锦旗。锦旗上印了四个大字：【国服扁鹊。】于是，我便在陳州的科
室出了名。来得多了，他们同事都打趣他：「陳医生，你家的国服小妲己来啦。」最后，顾淮认输了
：「秋雨，要不我们试试吧。］说好的试试，可他这个人比唐僧还冷淡。不给亲，不给抱，交往三个
月才拉拉小手。闺蜜说，做医生的可能见的病人多了，会冷淡。我一想，这哪行？中看不中用谁能忍
？我还想好好亵玩他呢。我天天琢磨着推倒陳州。生日那天，我买了套情趣清涼小睡衣，在家定了烛
光晚餐。我好不容易给他勾了过来，结果他坐下没三分钟就走了。他工作特殊，加班，夜班，急诊，
紧急召回是常态。他希望我理解他，我也努力理解了。可那天，我到医院去接他下班时，他正抱着一
个女孩，那女孩正靠在他怀里哭得梨花带雨。我一气之下，就给他绑到车里来了场强制爱，随后便提
了分手。虽然交往时，他惹我生气，我总会故意假装生气说要跟他分手。他这个人也不会哄人，到最
后，还是我先绷不住去找他贴贴。妈的，谁叫我馋他身子呢？可这次不一样，一想到他在我生日丢下
我，抱着别的女人，心里就膈应得不行。我没想找他复合的，可他好像明显不信。我也不知道如何解
释，为何自己测着两道杠，到医院就是假的：「反正我在家就是自己测着两道杠的。」他没什么反应
：「哦」「哦？」我一下又有点火了，「你是不是不信？」他淡淡解释：「没有，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什么叫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还是觉得我故意的呗？我气急：「不信你跟我回家看看，就是两道
杠！」「好。］他竟然应下了。走就走，我总要还自己一个清白。可是到家后，我傻眼了。我找了一
圈都没有找到驗孕棒：「陳州，我好像给丢垃圾桶了…」本来趾高气扬的气势，一下子就有点熄火了
。「哦。」他唇角微微勾着笑。妈的，这狗男人是纯纯不信啊。「反正我不是故意叫你来我家的。」
我没好气解释了句。



03難忘的夜晚

「反正我不是故意叫你来我家的。」我没好气解释了句。他蓦然低低笑了一声，竟转身勾着一条裙子
递到我的眼前：「这个也不是故意的？」我定睛一瞧，这不是我买的那条情趣战袍吗………因为一直
没用上，就扔在了一旁。就在我还没想好如何反击他时，他又将一个小盒子扔在了床上，目光黏着我
，聲音轻佻：「这个也不是故意的？」那不是我放在床头准备的作案工具吗.我脸瞬间一热，对上陳
州那一副早将我看穿的神色。我咬了咬牙，嘴硬道：「给现男友准备的。」「呵..」
他轻笑一声，上前一步，在我身前压下一片阴影：「那个比我野的是吗？」「当...当然。］我继续嘴
硬，「小狼狗又奶又野。」腰突然被他揽住，我猝不及防地整个人靠在了他的胸膛，他低头，与我视
线撞在了一起：「吊牌和包装都没拆。」他提醒我。我转头躲避着他的视线，轻哼一声：「不用你管
。」他微微用力，一只手揽着我的腰，一只手抚上我的后脑，整个人被他禁锢在身前。他目光炽热，
清冷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危险：「秋雨，你最好嘴一直这么硬。」说着，便吻了上来，我整个人都蒙了
。以前亲的时候，他还算温柔，而这次，陳州好像疯了一样。我大口呼吸着，他一只手扶着我的脑袋
，另一只手，抬手摘掉了眼镜。然后解开了领带，扔在了床上。我刚喘了没两口气，他又亲了上来。
一边亲着，一边单手解着衬衫的扣子。很快，衣衫散落，露出了我觊觎多时的肉体。妈的，狗男人在
勾引我…他知道我最吃这套。這谁能受得了？我咽了咽口水。他呼吸起伏着，贴在我耳边，哑声问道
：「秋雨，喜欢野的是吗？」「顾淮，你.你干吗.…」我推着他的胸膛。他死死盯着我，低笑了一声
。然后，清凉小战袍套到了我的身上，领带系在了我的手腕上。没用几分钟。他慢条斯理擦着手，声
音里带着几分勾引：「秋秋，求我
」狗男人，我是那么容易被拿捏的吗：「求你....」「给谁准备的？」「给你给你……」「喜欢小狼狗
？」「不喜欢，只喜欢顾医生…….｣「还分不分手了？」［呜吗，不分了……」脸先不要了，我求了他
一夜……后来，我晕晕忽忽看见他拿着我床头柜的一个小盒子，若有所思。我有气无力：「你看什么
呢？」他给我指了指盒子上的字：「你买错了，这不是早孕试纸。」盒子上写的是：【排卵试纸……
】所以，我外卖下错单了？把自己坑了？



04尷尬的誤會

昨夜有多疯狂，第二天醒来就有多迷茫。一睁眼，十一点多了。一摸身旁的位置，人没了。很好，陳
州这个狗男人，跟我学睡完就跑是吧？我气呼呼地翻了个身，目光落在了床头的一张便笺纸上。我伸
手扯下，发现上面工工整整写着：「秋秋，我上班去了。」哦也对，他今天要上班。我伸了个懒腰准
备起床，目光扫过房间，发现陳州竟然还把昨晚的战场收拾了。连我的衣服都洗好晾在了阳台。我暗
自腹诽，果然医生都有洁癖。昨天睡那么晚，今天上着早八的班，不知道他腰酸不酸。反正我是一身
难言的酸痛。陳州这个狗男人，人前一本正经，别说亲嘴了，就连在同事朋友面前拉个手他都要顾忌
。关上门变态又禽兽，玩得比谁都花。我是馋他，但是这顿肉吃得差点没撑死自己。我揉着酸痛的腰
，目光扫过阳台上的清凉小战袍，耳根一热。妈的，我俩这算是一炮泯恩仇了吗？就在我还迷迷糊糊
之际，手机嗡嗡响了起来。「姐，姐姐」催命的！「滚，没钱！」我刚要挂掉梁辰的电话，他忙求饶
：「别挂别挂姐，你猜我看见谁了？」「不猜。」「我那前姐夫，正陪着一个小女生吃饭呢。」说着
，便发来一张照片。我定睛一看，还真是陳州，那个女生，不正是上个月在他怀里哭的那个吗？「地
址！」妈的陳州你给我等着，我要阉了你个狗男人！我换好衣服就杀了过去。「姐，看，那对狗男女
出来了。」我弟给我指着门口并肩走出来的两人，我气得想杀人。「姐，我去给你出气。」梁辰比我
还急，说着就冲了上去，揪着陳州的衣领来了一拳。陳州一愣，盯着梁辰，眸光冰冷：「是你。」随
即反手就给了他一记回击，两个人就这样在大街上互殴了起来。「哎，你谁啊？」陳州身边的小女生
也吓得大惊失色，「你们别打了，我…报警了…...」我站在那一时也有些傻了，眼看着两个人战况越
来越激烈。「哎，梁辰，你别碰他的手，他是医生！」「陳州，你再打他一下试试！」我用力将两人
拽开，陳州气喘吁吁地盯着我，眼里藏不住的怒气：「秋雨，你挺行啊，人都闹到我跟前了。」呵，
狗男人还倒打一耙。「哪有你陳医生行？」我气急反驳他，「昨天在我床上卖一宿力，早八的班一点
不耽误，还能陪着小情儿约个会，时间管理大师啊。」陳州眉头微皱：「什么小情儿？秋雨，你是不
是误会了？」「误会？上个月就是她，我过生日的时候，你在医院抱着她。」我指着一旁的女生，没
好气斜他一眼。「你别跟我说她是你表妹。」陳州望着我，神色复杂：「不是表妹。」「堂妹。」我
：「」沉默几秒。好像真的是我误会了…陳州一脸无语看着我，随后又盯着梁辰看了几秒，仿佛在思
索什么：「秋秋，你别说他是你表弟。」我无奈叹了口气：「不是表弟。」「亲的。」破案了，分手
那天，恰巧陳州小叔心脏病入院急救，他堂妹一个小女生吓坏了，陳州安慰了她一下，正巧被我撞上
。当时我气急了，光想着办他了，也没多问。我给他踹了后，第二天他去找我，我跟他提了分手。恰
巧那天我弟刚从国外回来，给他接风呢，他以为是我找的新欢
气氛一下子就变得有些微妙的尴尬。「呵，內个，姐夫哥好....｣梁辰不好意思挠挠头。「嗨，嫂子姐
姐好....｣陳州的小堂妹也尴尬地打了个招呼。我和陳州，各自硬撑着回了个微笑。



05陳州的小堂妹

瞥见陳州嘴角的伤，我瞬间就心疼了：「哎哟疼不疼啊？要不要去抹点药？」我轻轻碰着红肿处，他
轻声安慰我：「没事。」「姐，我也挨打了，疼着呢！」我弟揉着腮帮子，在一旁愤愤不平。「怎么
不打死你呢？谁让你动手了？蹿得比狗都快！」我剜了他一眼，兔崽子，从小到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哎哟，不行，我疼..｣这小子还在那哀号着装起来了，「姐，吐点金币回点血」我白他一眼，点开
微信转账：「滚滚滚。」梁辰拿着碰瓷金麻溜闪了，陳州小堂妹也赶忙找借口溜了：「哥，我先去医
院看看我爸。」陳州点了点头，又转头看向我：「吃饭了吗？」「没有......」哪还有心思吃饭，当时
只想磨刀霍霍阉了他。陳州陪我在他們醫院樓下吃了一頓飯。鑒於他下午還要上班，我調戲了會他，
准備走人。他郤拉住了我：「秋秋，給你拿點藥再走。」我一時不解：「什麼藥啊？」「調理月經的
。」他解釋。哦也對，我大姨媽已經遲到很久了。窗口排隊取藥時，他突然低頭問我：「還疼嗎？」
我一下沒反應過來：「什麼？」他輕咳一聲，在我耳邊壓低聲音問：「要不要買瓶藥膏？」意識到他
說的是什麼時，饒是我這種色鬼，也不由得臉一紅：「不用。」「不用不好意思，真不難受了嗎？」
這個人還沒完沒了地問。「你閉嘴吧！」這時候裝什麼好人？昨晚嗓子都很喊啞了，他都不為所動，
也不知道哪來的那麼多體力。我氣得去擰他偠間的腹肌。他微微蹙眉，提醒我：「周圍都是同事，注
意些影響。」哼，每次都是這樣，人前裝的一本正經，親一下抱一下都不行，脫了衣服就不是他了。
「也對，反正都分手了，是該注意影響的。」我故意刺激他。「分手？誰昨天說的不分手？」他低頭
，帶著濃濃的審視。我輕哼一聲提醒他：「陳醫生，女人在床上說的話不要信。」「那我們現在是什
麼關係？」他質問我。「炮友。」我拿好藥，瞪他一眼，揚長而去。出門時，正好碰上陳州的小堂妹
：「嫂子，給你的奶茶。」她送給我一杯奶茶，眼睛卻沒從我身上挪開：「嫂子，你好漂亮啊！能把
你衣服鏈結分享給我一下嗎？」陳州這小堂妹，可比他可愛多了。「謝謝，來，我加你微信發給你。
」我拿出手機：「還沒問你叫什麼呢？」「我叫陳婷婷，你叫我婷婷就行。」小丫頭加上微信後，看
我朋友圈好奇得不行：「嫂子你這一身搭配也好好看。你頭髮染的是什麼顏色啊？我好喜歡。」小姑
娘正上大學呢，每天癡迷於穿衣搭配。我簡單跟他分享一下。


